
詹长法 （左一） 先后开办了 70 多个国内、 国际文物保护和修复培训班， 图

为他在洛阳山陕会馆实习工地为学员作辅导。 （均采访对象供图）

左图:2015 年， 詹长法在 “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千手观音修复现场为媒

体记者介绍修复概况。

2001 年， 詹长法 （中） 在奥地利皇家科学研究院与中奥专家做石质文物保

护材料试验。

近日， 腾讯公益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推出 “长城保护计划 ”， 这
是詹长法今年 1 月就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后的第 6 个有关文物保
护的项目 。 在公益日活动期间 ， 他动员了更多公众参与到一系列长城保护
活动中。

去年 12 月， 詹长法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职位上退休， 但他做
了半辈子的文物保护工作并没有就此停止。 在身兼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
长的同时， 他还在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和工程分
卷的编辑工作， 担任主编。

回顾自己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半辈子 ， 詹长法用了四个字 ： “太较真
了 。” 他说 ：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 ， 坚信真实的东西就是真实的 ， 虚假不
了。 客观性、 真实性是文物保护的最大追求， 但是我们在追溯文物历史时无
法做到完全客观与真实。 文物保护工作需要承认文物的自然属性。 文物像人
一样， 会因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如冬天的冰雪、 夏天的雨水， 这是
我们当代人必须意识到的。”

本报记者 陈佩珍

詹长法： 文物修复应有时代痕迹

让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
河流。” 在文物保护和修复上， 詹长法也深以为然。

此后， 詹长法多次促成我国与意大

利、 日本、 韩国等多个国家在文物保护

和修复培训方面的合作， 除西安文物保

护修复中心外 ， 他先后开办了 70 多个

国内、 国际文物保护和修复培训班， 为

中国培养了一批批文物修复工作者。 去

年， 詹长法卸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

院长。 当谈到这些培训班时， 他觉得这

辈子总算 “做成了一件事”。
在培训班授课时， 上世纪三十年代

的 《雅典宪章 》、 六十年代的 《威尼斯

宪 章 》 和 九 十 年 代 的 《奈 良 真 实 性 文

件》 是詹长法经常会提起的三个有关文

物保护的国际性文件： “这是国际文化

遗 产 保 护 领 域 三 个 里 程 碑 式 的 文 件 。
《雅典宪章 》 主要谈的是被近代民族战

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破坏的文物能不

能去重建和维修， 关注对文物本体的保

护； 《威尼斯宪章》 更接近当代， 主要

观点是文物保护和修复应注重对历史的

重构而不是复现 ， 不能进行过多干涉 ；
《奈良真实性文件》，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要保护历史的真实性。”
中国也有自己的文物保护理念， 早

期如南朝谢赫的 《六法论 》， 提出了一

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

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 表达画家对客体

的 情 感 和 评 价 ， 到 用 笔 刻 画 对 象 的 外

形、 结构和色彩， 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

等。 “六法论” 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美术

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
“但是， 由于我们的传统文脉没有

被系统地梳理和研究， 文物保护和修复理

论中的抽象概念常常不为实践中的工匠所

正确理解。 比如文物保护理论经常提到的

‘修旧如旧’ 原则。 就在今年， 工匠们修

复完长城的旧砖后， 有人质疑： ‘不是修

旧如旧吗？ 怎么是新的？’。 这些工匠认为

‘做旧’ 也是修复工作的必要工序。 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 这样的 ‘修旧如旧’ 就是

对历史的不尊重。” 詹长法说。
作为国内把世界著名修复哲学大师

布兰迪 《修复理论》 翻译引进中国的第

一人， 詹长法对于文物修复有着自己的

理解。 他觉得文物修复应该要做到 “最

小干预”， 或者说是 “保持原貌”， 而不

是文保界耳熟能详的 “修旧如旧”。 他对

记者说 ： “20 世纪 60 年代 ， 布兰迪的

这本书是和 《威尼斯宪章》 一起出现的。
《威尼斯宪章》 是国际公约， 正是以这本

书作为理论基础 。 布兰迪 《修 复 理论 》
里提到， 这件东西是彩色的， 外面脱落

了， 我们不需要管外面， 而是应该去修里

面。 就像我们常说的， 生病做 X 光拍照，
通过手术把病变的细胞取出来， 文物修复

也是一样的。 修复的是文物本质的东西，
不仅仅是对外观进行修复。 这也是 《威尼

斯宪章》 和 《奈良真实性文件》 所遵循的

核心。 ‘东西旧的才代表历史’、 ‘这个

东西你是不能修的’ 等等对‘修旧如旧’ 的

字面理解， 就是打了概念差。”
在詹长法看来， 文物保护和修复过

程中最重要的是尽当代人最大的能力 ，
把文物信息 “完完整整” 留存和表现出

来。 文物信息包括尊重最初创作者最初

的情感。 “在研究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时，
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固然重要， 但是了

解他起草的思路也很重要。 他在绘画时

可能突然改变了个主意， 绘画出来的作

品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想法做， 他的创作

思路表达了他最初的创作想法。 科学的

文物保护和修复， 要尽量展现文物创造

和不断演化的全过程， 而不仅仅只是一

个静态的物件或成果。” 詹长法说。

一辈子做成了一件事

“就像我们常说的， 生病做 X 光拍照， 通过手术把病变的细
胞取出来。 文物修复也是一样的。 修复的是文物本质的东西， 不
仅仅是对外观进行修复。 这也是 《威尼斯宪章》 和 《奈良真实性
文件》 所遵循的核心。”

2004 年， 詹长法 （右） 与意大利专家讨论龙门石窟修复方案。

2015 年 ， 耗 时 8 年 、 总 投 资 近

5000 万元的 “国 家 石 质 文 物 保 护 一 号

工 程 ” ———千 手 观 音 项 目 终 于 修 复 完

成。 这无疑是詹长法最费心血的一次文

物修复。
作为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

护工程首席专家， 詹长法回忆起 2008 年

开始的修复工程， 至今仍觉得十分艰难：
“之前的敦煌石窟修复也只是针对洞窟里

一部分彩绘脱落进行研究性修复。 在国

内， 主动性修复大体量石窟， 这是第一

例， 当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修复案列。”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后， 社会引

起争议很大。 面对好坏两种评论， 詹长

法都觉得问心无愧： “当时我们看到千

手观音本体时已经是惨不忍睹了， 金箔

不断脱落。 当我们把主尊面部的不稳定

金箔去掉以后， 显露出面部由于多次贴

金形貌臃肿 ， 而加垫了口鼻眼的高度 ，
为此， 我们去除了附加的材料， 重新复

位出了真正的主尊形象。 其真实面貌与

人们在此之前的认知相比， 发生了非常

大的变化。 这时候， 我们到底是保留真

实主尊的面容， 还是维护现状修复， 也

就是维护 1889 年 （光绪十五年） 最后一

次的修复面貌呢？ 为此， 我们专门开了

会。 最后， 专家组一致同意， 文物保护

和修复应最大化尊重历史的原貌， 也就

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主尊观音像。”
为挽留千手观音的色彩和外形， 不

同历史时期都针对千手观音进行过一次

又一次的维修和贴金工程。 但是， 詹长

法认为，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再先进， 文

物终究不会是历史上原真的初始状态 。
文物保护修复追求的是促进价值认知和

传播， 即社会公众对于文物的历史价值

和艺术价值的认知和理解， 对外在形态

的修复应为表现这些内在的历史价值和

艺术价值而服务。
“千手观音修复前我已经预感到修

复结束后社会争议会很大。 因为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都是视觉评论，看到什么就

说什么， 根本不管隐藏在表面背后的真

实历史和文化意涵。 这也从侧面说明我

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

不够，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

并没有成为社会共识。 在欧洲，小孩子经

常在父母和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博物

馆和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 许多博物馆

内甚至设有一些针对少年儿童的相关小

游戏， 或时常组织开展一些文物保护和

修复的公众互动活动。 公众接触文物和

了解文物保护和修复基本知识的机会和

程度，都比我们丰富得多，文物保护观念

深入人心。 在中国，文物是文物，人是人，
文物和人之间没有伦理关联性， 这是很

可怕的现状。 ”詹长法对记者说。
现在， 退居 “文物二线” 的詹长法，

仍然在为 “如何加强文物和人的伦理关联

性” 问题奔走。 上月， 在 “新形势下的文

物保护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 的论坛上，
他呼吁： “西方国家文物保护中公众参与

的程度很高， 大多数公众将文物保护看作

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 作为典型

代表的英国的文物保护组织， 甚至已经承

担了政府大部分文物保护工作的职能。 这

种全民关注文物保护、 参与文物保护的热

情和意识， 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应努力实

现的方向。”
和文物相处了三十多年后， 文物和

人类一样最终会消亡的观点在他的脑海

中越发清晰 。 面对一件会消亡的东西 ，
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意义是什么？

“布兰迪的 《修复理论》 一书中谈

到 ‘修复’ 时， 称 ‘文物修复是一个评

判过程’。 所谓评判过程就是一个评估过

程。 这句话的意思是， 文物修复要有辨

识性和时代特征， 我们修复的文物要让

后人看出来哪些修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人做的。 只要不伤及文物本身的结构和

生命， 历史文物可以用现代技艺和材料

进行修补。 这也是尊重科学事实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可以从

一件文物中看见它的手感， 它不仅仅是

器物， 而是鲜活的历史。 文物修复不是

说你完成修复就完成了， 一定要传给后

代人。 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必须留下痕

迹， 这就是一种传承， 这才是修复的真

正含义。” 詹长法解释。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 “人

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在文物保护

和修复上， 詹长法也深以为然。

在詹长法来到意大利的两年前， 即

1987 年 ， 位于西安的秦始皇陵及兵马

俑坑作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秦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

性格的人物形象， 既继承了战国以来中

国的陶塑传统， 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

荣奠定了基础， 得到国际社会 “不看秦

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 的高度评价。
作为文物保护大国的意大利对西安

的古迹保护更是有浓厚的兴趣。 以此为

契机， 詹长法在罗马修复中心工作后，
便开始为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的

筹备四处奔走。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设立，

离不开四个意大利人： 意大利第一任驻

华 大 使 弗 兰 奇 西 ， 他 在 中 国 生 活 了 6
年， 对中国很有感情； 意大利东方艺术

博物馆考古学家罗伯特·卡尔拉， 他的

博士论文写的是仰韶的考古发掘， 是一

个中国通； 博洛尼亚大学文物保护系系

主任洛克·马泽欧和罗马中心修复师 、
罗马大学教授马里奥·米凯利。 一个考

古学家， 一个文物保护学家， 一个文物

修复师， 一个外交家， 再加上我， 正是

在我们五个人的努力下， 在陕西省政府

的支持下， 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得以

从无到有建立起来。” 詹长法说。
1993 年 ， 意大利政府向中国政府

赠款 380 万美元用于西安文物保护和修

复中心的设立工作， 两国总理在北京饭

店举行签字仪式。 争取到意大利政府第

一笔对华援助、 促成这项两国文物保护

领域重要合作的詹长法被 《光明日报》
誉为 “中国的 ‘文物特使’”。 1995 年，
詹长法带着意大利政府对华援助项目回

到国内， 担任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副

总工程师。 他在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开了三个文物修复培训班， 培养出了中

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和修复的中坚力量。
“合作期间参加培训活动的 50 多

位专家老师 ， 都是从意大利选 拔 而 来

的。 不仅要求他们经验丰富， 还要符合

‘热爱中国文化、 喜欢吃中国饭、 能够

待在中国不少于 1 个月’ 等严苛条件，
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和学生打成一片， 保

证授课的连贯性。” 詹长法说。
2005 年， 美国政府请求中国政府选

派文物修复专家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修复唐太宗时期两幅石刻———昭陵二骏。
中国选派的四个专家中， 有三个人是西

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第一批培训班学生。
2001 年 ， 詹长法来到了位于北京

的中国文物研究所 （现为中国 文 化 遗

产研究院 ） 工作 。 研究所领导 希 望 他

能 够 引 进 国 际 项 目 ， 促 进 国 际 合 作 ，
给研究所带来新的活力 ， 并使 之 上 升

到国际平台 。 这次 ， 詹长法已 经 对 于

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的建设更 得 心 应

手 。 他邀请意大利专家做方案 、 签 协

议 。 2004 年 ， 北京的第一期培训班开

班 。 与西安培训班相比 ， 这次 的 学 员

从全国范围选拔 ， 学员的基础 底 子 也

更好； 吸取前事之鉴， 与博物馆合作，
用文物库房里有编号的文物标 本 作 为

学 员 实 习 期 的 修 复 对 象 ； 学 期 1 年 ，
学完之后， 由詹长法带队率 84 人到意

大利做汇报， 进行考察。
早年留学 意 大 利 的 经 历 ， 让 詹 长

法深感国际合作对于文化遗产 保 护 意

义非凡 ：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 族 都 有

自闭的过程 ， 当我们走出去接 触 异 国

文化时 ， 自然会萌发能不能把 国 际 上

先进的理念 、 技术带到我们自 己 国 家

的想法 。 这几十年来 ， 中国经 济 发 展

迅速 ， 但作为一个大国 ， 我们 在 吸 收

先 进 经 验 的 同 时 ， 也 要 积 极 ‘ 走 出

去’， 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方面帮助

和支援比我们还要落后和贫穷的国家，
这不仅是承担我们的大国责任 、 展 示

我们的大国形象的需要 ， 也是 我 们 文

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体现。”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办公地点在北

大红楼， 詹长法的办公室一尘不染。 这让

人想到他所从事的文物保护工作， 从制定

修复方案到完成修复工作， 每个步骤都要

思虑周密、 一丝不苟。
1979 年 ， 詹长法从兰州大学化学

系本科毕业。 在接触文物保护工作前，
他在一家代号为 “740” 的军工厂检验

室待了几年 。 当时 ， 他每天的工作就

是测试超纯气体 ， 而气体的纯度往往

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 6 位数 。 对工

作 “较真” 的态度， 从这时就开始了。
在 军 工 厂 工 作 几 年 后 ， 詹 长 法

来 到 了 洛 阳 博 物 馆 从 事 文 物 保 护 和

修 复 工 作 。 1988 年 ， 詹 长 法 接 待 了

来 自 意 大 利 的 文 物 保 护 考 古 代 表 团 。
在 陪 同 代 表 团 访 问 参 观 的 过 程 中 ，
他 熟 练 的 英 语 表 达 和 对 洛 阳 博 物 馆 、
考 古 工 地 、 龙 门 石 窟 等 文 物 考 古 单

位 的 详 实 介 绍 给 意 大 利 代 表 团 成 员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他 也 借 此 机 会

表 达 了 自 己 对 学 习 国 际 一 流 文 物 保

护 技 术 的 渴 望 。
第二年 ， 意大利政府发函 给 当 时

主管国家公派留学的国家计委 ， 内容

为 “建议从河南省洛阳博物馆派遣一

名技术人员参加英语考试 ， 考试合格

将派往意大利进行研究学习”。
“这份公函没 有 直 接 提 到 我 的 名

字 ， 但 是 1988 年 陪 同 意 大 利 文 物 保

护 考 古 代 表 团 在 洛 阳 参 观 的 还 有 一

名 文 化 部 外 联 局 的 官 员 ， 她 大 概 知

道 意 大 利 方 面 希 望 我 过 去 进 修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出 国 留 学 特 别 困 难 ， 国

家 公 派 留 学 生 要 求 非 常 严 格 ， 我 到

北 京考了两次英语 。 考完英语后 ， 又

在 北 京 集 中 培 训 了 一 个 月 的 意 大 利

语。” 詹长法说。
1989 年 ， 詹长法顺利来到意大利

佛罗伦萨理工学院进修 ， 就读于国际

组织在此设置的古建筑理论与实践高

级研修班。 虽然是 “跨专业”， 但他意

外发现， 曾经在 “740 厂” 的超净生产

工号的控制和国外文物保护行业所提

倡的温湿度稳定 、 空气洁净的预防性

保护环节， 竟然相通。
作为近 代 欧 洲 思 想 文 化 运 动———

文艺复兴的诞生地， 意大利的艺术氛围

远比詹长法想象中浓厚。 他说： “在意

大利， 任何一家博物馆、 考古研究所以

及其他文物保护研究单位， 都要求应聘

者有艺术史的专业学习背景。 艺术是意

大利的最高追求， 大家围绕着艺术做相

关材料、 工艺和技术研究。 在意大利留

学， 我才发现文物保护是多学科互为一

体的综合性学科， 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学

科交叉还不完全相同， 不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而是为了共同的艺术主体而

努力。”
上世纪 80 年 代 末 90 年 代 初 ， 中

国科技 、 教育 、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

革刚刚起步 。 在意大利留学期间 ， 詹

长法深刻意识到国内文物保护理念的

滞后 ， “将意大利的文物保护理念带

回国 ， 为祖国做点事 ” 的想法成为詹

长法的坚定信念和追求。
从佛罗伦萨理工学院进 修 班 毕 业

后 ， 詹长法先被安排在莫罗教授的修

复 事 务 所 从 事 修 复 油 画 工 作 。 后 来 ，
在罗马大学教授马里奥·米凯利的引荐

下， 詹长法来到罗马修复中心学习。
“那是我梦 寐 以 求 想 去 学 习 的 地

方 ！ ” 詹 长 法 激 动 地 对 记 者 说 。 罗 马

修复中心 （今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

高 等 研 究 院 ） 成 立 于 1943 年 ， 是 意

大利国家级文物修复研究机构 ， 自成

立 之 时 即 设 有 修 复 学 校 。 70 多 年 来 ，
修复学校为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国家培

养和输送了上万名高级修复师 。 在罗

马修复中心的这段经历 ， 为后来詹长

法在中国建立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埋下

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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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带回中国

“在意大利留学， 我才发现文物保护是多学科互为一体的
综合性学科， 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交叉还不完全相同， 不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而是为了共同的艺术主体而努力。”

培养中国第一批文物修复的中坚力量

“我们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同时， 也要积极 ‘走出去’， 在
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方面帮助和支援比我们还要落后和贫穷的
国家， 这不仅是承担我们的大国责任、 展示我们的大国形象的
需要， 也是我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体现。”

1989 年， 詹长法 （右二） 在意大利留学时与发展中国家的研修人员聚餐。


